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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主流发展节奏上显然慢了一拍。冯双白在文章
《舞蹈，社会民心的风向标》中提到：“自先秦以来，歌
舞艺术就常常被看作是社会风尚的风向标。历代统
治者都非常重视从民间歌谣和舞蹈里观察社会民风

民情，通过歌舞来‘知风俗，察民怨’，‘移风易俗，教
化民心’，这些古人的看法里面包含了对歌舞艺术与
社会风尚之间深刻关系的体认，同时也是对于社会

深层动向与其表象之间有规律性关联的认识。”⑩第
二个难题是作品的艺术生命。很多作品为了参赛，比
赛一结束就封箱，造成财力、物力上的大损失。当代
是一个各种艺术共存的综合时代，艺术形式丰富，而

且各种艺术注重人文内容的表达和追求，注重精神

感受，强调对人的关怀。在今后的舞蹈创作中，若能
遵循复合美的审美标准，整合前文化美和文化美，这

样的美才是能够满足时代要求的美。同时把舞蹈的
审美价值直接指向人类生命情调和人类文化，这样

才能充实舞蹈艺术内容，让舞蹈艺术沿着更加个性

化也更加世界化的方向发展。舞蹈创作才能担负起
积极反映当代人类社会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发展
进程的使命，这样的作品也不会遭遇封箱命运。在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寻求融合的大背景下，追求科技

与人文的统一，我们的舞蹈创作才能创造出适合时

代要求的复合美。具备这种复合美的作品，自然就能
保持艺术生命长青。艺术生命“速朽性”，是一切艺术
需要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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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文化、影像与世俗叙事

马克思在百年前曾说：“资产阶级通过对世界市
场的榨取，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

的了……各民族相互间的多方面的交往和多方面的
依赖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足和闭塞。
在物质上的生产是这样的，在精神上的生产也是这

样的。”①自 20世纪 80年代始，随着政治、经济、技术
领域的巨大变化和相互作用，一个全球化的大众文

化市场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一方面大众文化产品
的全球流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另一方面

文化工业资本在世界范围里迅猛扩张。
大众文化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与大众传媒

携手并进的。大众通过传媒建构的知识和视野来认

识世界，来体味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或分享

大众传媒所提供的带有人类共同性的情绪、感受与
文化经验。自 20世纪以来，大众传媒在文化领域里
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将日益原子化、片断化
的社会生活得以保持一种“整体感觉”的主要途径，
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即是大众经验的“类型化”，因而
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之声也不绝于耳。大众文化一旦
成为消费产品，很自然就为市场规律所左右，大众不

必再仰仗知识分子的趣味标准来欣赏和享用他们的

文化产品了。与那些对大众文化持悲观态度的学者
不同，约翰·费斯克则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指
出：“在工业化社会中，大众文化资源也是一种工业
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符号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物
质的。故在消费社会里，能带来意义和快感的商品，
都有文化经济价值。”②如果说当今文化研究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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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指向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心无疑

是大众传媒，那么电视更是首当其冲。因而，电视剧
所提供的影像消费中的流通意义、娱乐性和快感，对
观众趣味的培养，在观众的心理欲求与实现社会文

化心理满足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共生和共谋关
系。而在跨国传播中掀起狂潮的韩国电视剧，正是全
球大众文化语境影响下的产物。随着电视文化在大
众传媒时代的异军突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电视媒介中所蕴含的叙事文化。
作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电视剧很少有精英

文化那样追求极致的卓尔不群的表现形式，而电视

叙事的表现方式对于受众来讲，很大的一种意义在

于它提供了某种“安全感”。很多时候，人们最感兴趣
的总还是自己的故事，至少是与自己相关的故事，但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们自己的某些回
忆，或激发出某种同情乃至感动；也可能是通过那些

故事我们看到或想起了自己思虑和关心的事情，并

且从中得到领悟和勇气，而在故事的结局中我们又

得到一些（不同程度的）慰藉———这些结局很可能是
我们生活中没有也不能有的情况。这种虚假的在一
起或者说虚假的陪伴亦能对观众造成安全感，并提

供某种场域———观众在其中似乎能与剧中人物进行
交流。

二、韩剧：一种现代大众文化的叙事样式

大众文化无疑具有一种“娱乐”的功能与属性。
创作者想要在“娱乐”这一层面的最佳意义上娱乐大
众，他们就要创造出有趣的、值得人们关注的人物与
故事，并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与生活有关的某些东西，

或者引起人们的感触与思考。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
文化叙事样式，首先要正视的就是自身的娱乐属性。
在题材上，韩剧以家庭、爱情与历史为叙事主

题。而这些母题，面对的正是人类最为基本的生存体
验与生存困境，联系着人的情感世界与生存方式。韩
剧往往是具体而微地进入个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存体

验那些，男女情事、民族记忆片断和生存困境中产生
的、人人都有的问题，诸如怎样认识爱情、怜悯、同
情，怎样平衡本能与约束等。从《爱情是什么》到《澡
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黄手帕》、《加油！
金顺》、《人鱼小姐》，都是围绕几个普通家庭、几对恋
人展开故事，都有威严的或爷爷、奶奶，或爸爸、妈
妈，孝顺的儿子、儿媳，任性、叛逆但最后归顺的孙
子、孙女。在这些人中间发生的故事没有与历史事

件、社会政治发生关系的重大事件，一个个故事叙述
的是世俗人情的庸常和无奈，其中充满着人类质朴

的爱、同情与关怀，在轻松、幽默的调侃中叙述着最
能够让人们感动、理解、发生共鸣的日常故事，最后
达成世俗与唯美的完美结合。如韩剧《澡堂老板家的
男人们》的故事源于澡堂老板金福童的梦想，他白手
起家经过一生辛勤劳动和努力，与老伴一道将三个

孩子抚养成人并成家立业，到了晚年为享受儿孙绕

膝、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的幸福生活，便让子女们搬到
一栋楼里生活。澡堂老板金福童的理想，就是一个为
生活、为家庭奋斗、辛苦一生的普通老人的最普通的
也是最渴望的理想。他们的生活正如主题歌所唱：
“幸福其实很简单，正直地生活就会幸福！虽然人与
人都不一样，但心与心是相同的。”如果说韩剧《澡堂
老板家的男人们》的故事是在幸福中制造幸福，那么
韩剧《人鱼小姐》则是在复仇、苦难和辛酸中感受亲
情、爱与关怀。其他韩剧《黄手帕》、《加油！金顺》等也
都大致如此。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技术乃至政治的全球发展,

全人类的共同生活领域也在延伸和扩大,带来共同的
消费取向、生产与经营的合作、商品的流通。韩剧对
于东西方文化的把握可以说是“深入理解”和“融会
贯通”。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文化有着渊源关系，在
长时间的交往、学习中使自己完全融合在了儒、释、
道的中国文化之中。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日制统治，在
痛苦的记忆里了解、感受着日本文化，在此之后又与
美国文化发生了密切的接触，并且更加主动、更加积
极地学习和融入美国文化。不能不说，这是韩剧世界
性气质的由来。韩剧的东亚性、世界性是通过民族文
化形式得以传达的。剧中处处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
民族特点，体现着代表韩国人的生活态度和行为的

文化特征。

三、大众文化叙事的内在矛盾性与
韩剧的突围

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它具有集体制作、批
量生产、高度技术化、面向大众传播等特性，尽管它
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然而一旦与市场体制相结

合，就必然决定了它的商业性，审美、意义与商业成
为大众文化产品内在矛盾中最为基本的三个层面，

在大众文化系统内部一直存在着这三个层面的力量

冲突、消长的循环不息的运动。大众文化产品的最高
目标就在于重现这三个层面的有机融合和动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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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在一个文化转型的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

值观。大众文化无所适从，出于商业性的考虑，往往
就直接认同于大众的本能欲望、集体记忆与流行趣
味，而不愿承担宣传、启蒙和教化的任务。在这里，商
业性与文化建设构成矛盾。同时，大众艺术的娱乐功
能是第一性的，娱乐功能的实现相对于其他功能来

说具有优先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大众文化来说，
审美和商业从不分离，它的商业特性，使得它的每项

艺术成就都与商业需要有着一定的关联，但是由于

它又不同于纯粹意义上的物质产品，因此，每一大众

文化产品之间都有着艺术审美区别的需要。作为商
品的审美，它既是妥协的，又是创造的③。因而，如何
处理大众文化叙事中商业性与文化性、审美性这三
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也是摆在韩国电视剧面前的严

峻课题。
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它要使尽浑身解

数以实现最大的商业价值，否则将面临即使被制造

出来也仿佛从来不曾存在一样而毫无意义的危机。
事实上，商业社会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大众文化商品

的命运。这是个悖论，而作为大众文化形式的电视剧
就存在于这种悖论之中。事实上，韩剧这几十年的流
行史反复见证了这一规律。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是
完全出于商业的目的，以追求收视率进而追求利益

为出发点的电视剧，常常会出现一些让人眼前一亮、
颇可回味的作品。因为即或是平庸的大众期待视野
也还是有对新鲜感与奇异性的追求，这也是某种意

义上的“陌生化效果”。在追求形式与内容相对新颖
独特的过程中，韩剧自觉不自觉地又体现出某种艺

术性的追求。因此，怎样在最大程度上激发更多的观
众的情绪与情感，怎样以不同的角色与故事让观众

沉浸其中感到快乐，怎样尽可能地与观众的期待视

域相重合而满足人们的期待乃至梦想，始终是韩剧

孜孜以求的目标。
单以电视剧编剧和制作为例，韩剧作为一种流

行较广、普及度较高的现代大众文化叙事样式，其文

化产品的生产制作往往强调市场推广的商业性诉求

与流水作业的产业化模式，韩剧从制作到播出都以

收视率为指归，遵从市场化的运作规则与消费者（观

众）的趣味要求。韩剧在发展初期就注意吸取美剧与
日剧的优秀经验，不仅表现在叙事结构与元素上的

学习，更体现在它借鉴了与美剧、日剧一样的制作模
式———“边写边拍边播”流水线产业化的生产制作模
式。在韩剧的制作中，一部电视剧可能有多位编剧，
其中一到两位是主要编剧，同时辅以几名助手式的

编剧辅助主要编剧收集资料、整理编修等。韩剧编剧
的作用在“边写边拍边播”的制作模式中被极大地突
出了。他们在构思剧本的时候就要考虑怎样使得剧
情一波三折、高潮迭起而又在情理之中，怎样设置悬
念而让观众时隔一周仍然有热情坚持观看，怎样把

握好剧本的节奏以实现最初的策划，以及怎样设置

一个场景、一个细节———在吸引观众注意的同时传
达某种信息。
青春纯美、温柔敦厚、平淡真切的韩国电视剧，

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民族文化、商业利益与
艺术追求的调和与共谋，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试图提

供一种东方式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大众文

化叙事样式。另一方面，在商业化、产业化的生产模
式中，越来越多的文化工人受雇于主要的商业文化

制造商，由之而来的争议即是：创造者究竟在多大的

程度上具有创造自主性与主观能动性———这成为韩
剧生产者在未来需要积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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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29页。

② 参见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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